
2024.7 理论经济学
ECONOMIC THEORY

近年来，新一代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术的高创新、强渗透和广覆盖，已经对数字资

本主义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特别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横空出世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升级迭代，极大地激发了

数据要素的价值潜能，并促进了数字生产力的整体跃

升，标志着人类知识生产进入了大模型时代。资本主

义发展史表明，每一次重大技术创新及其衍生效应都

会引发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生产体制的变革。目前来

看，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流通和分配加速智

能化，“人工智能资本主义”①已初显端倪。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技术与制度相互纠缠的基

本进路就是资本竭力利用技术进步来规训劳动以攫

取剩余价值，但同时，技术加持下死劳动“主体化”也

不可避免地反噬价值。面对ChatGPT“出圈”引发的

现象级热潮，一个亟待关注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出场及智能机器的全面

升级，会以何种“创新”方式来演绎数字资本主义价

值运动?
为深化对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必

要对如下前沿议题开展初步探讨。一是从数字资本

主义商品生产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解锁新的

认知革命，这会给数字商品产消带来哪些新变化?二
是从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来看，人机协作下的数

字劳动价值创造呈现出哪些新特征?三是从数字资

本主义资本积累来看，数字寡头的大模型竞争将会

导致数字资本积累呈现哪些新趋势?此外，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将面

临哪些新的变化?
一、认知革命与数字商品产消的新阶段

“20世纪的泰罗制掀起了急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的‘生产率革命’，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掀起

知识版的生产率革命，也就是‘知识生产率革命’，将

成为发展的关键。”②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狂飙

突进，正在开启人类社会知识生产领域的工业革

命。资本主义信息和知识生产自动化逐渐成为现

实，从而使数字商品生产突破产能限制，加速迈进超

个性化定制新阶段。

(一)“合成数据”打破数据要素供给约束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

素。在实践中，海量、异构数据经过人工清洗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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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后，成为智能机器的“燃料”、数字商品的“原

料”和数字平台的“资产”。但是，近年来分析式人工

智能的商业化实践表明，数字商品产消面临日渐趋

紧的数字要素供给约束。原因在于，已有的文本、图

像和音频等数据资源质量良莠不齐，难以覆盖长尾、

边缘案例数据，数据多样化不足；人工智能训练数据

采集和标注费时费力、成本高企；受政府数据规制、

用户隐私保护和数字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数据

要素供给的不确定性上升；数据商品市场细分加深，

垂直领域专有数据“短缺”现象凸显，等等。

当下，AI大模型技术正在打造数据价值化新动

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类人智能”的极限追求和惊

艳表现，须臾离不开精心组织的高质量语料库的数

据投喂。据报道，人工智能语言模型(GPT-3)使用45
太字节(TB)数据量进行训练，约为《人民日报》45万

年的文字量。对话编程语言模型(LaMDA)的训练数

据来自从互联网抓取的1.56万亿个词汇。对比语言

—图像预训练模型(CLIP)搜集了互联网上超过 4亿

对“文本—图像”训练数据。对于数字资本而言，“数

据饥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加猛烈。对此，数

字科技巨头不再满足于“数据圈地”和“数据殖民”③，

而是另辟蹊径，积极开发合成数据技术，通过数据增

强、模拟生成和仿真环境数据采集来高效实现数据

要素的规模化生产。④

合成数据可以在数学或统计学上反映真实世界

数据的属性，因而可以作为真实世界数据的替代品

来训练、测试、验证AI大模型。并且，合成数据的成

本要远远低于真实数据。有机构预测，2024年用于

训练大模型的数据中有 60％将是合成数据，预计

2030年AI大模型使用的绝大部分数据都将由人工

智能合成。⑤如此一来，基于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技术

创建的合成数据大行其道，不仅可以自动生成具有

安全性、标签化、经过预处理的标准数据来满足越来

越“饥渴”的AI大模型，而且数据要素供给的自动化，

使数字资本进一步摆脱数字劳动的“羁绊”，更加恣

意地驾驭智能机器一路狂奔，以实现对智能经济新

一轮“数据红利”的极限收割。

(二)模型预训练推动智能机器生产力出现“泛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

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

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⑥。毋庸置疑，进入数字

资本主义阶段，智能机器的升级迭代正在以令人窒

息的技术加速度将“机器体系”的“自主性”演绎得淋

漓尽致。但是，令数字资本“抱憾”的是，在分析式人

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中，以搜索引擎、人脸识别、智能语

音和算法推荐等具化形态出现的智能机器都是专注

于单一模态、专事于特定领域的模式识别和行为预

测。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智能机器具有强“资

产专用性”，“教过的可能会，没教过的就不会”，“模型

孤岛”现象极大地制约了智能机器的数字生产潜力。

相比之下，在“大数据+大算力+强算法”工程性

结合下，AI大模型可以“大力出奇迹”地实现“没教过

的也会”。从制造机理来看，数字资本采用先进神经

网络架构，通过“吞噬”巨量无标注数据集来“预训

练”基础模型，然后基于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进
行模型精调，只需小样本甚至零样本学习，便能成功

地完成新的任务，满足特定的用途。也即，AI大模型

具有显著的下游任务适配能力，推动智能机器生产

力“泛化”，实现“在不同行业、垂直领域、功能场景的

工业流水式部署”。换言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的加持下，智能机器的标准化开发和泛在化应用可

以形成令人应接不暇的“智能涌现”效应，从而为资

本主义数字商品自动化生产提供装置于云网端的虚

拟生产线。一旦用智能机器生产智能机器成为现

实，“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就将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

料，进而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

(三)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技术推动数字内容生产

自动化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内容生产成为了

资本主义社会最具时代特征的使用价值生产。从

Web1.0时代专业生成内容(PGC)发展到Web2.0时代

用户生成内容(UGC)，再跃迁到当下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AIGC)，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持续推动着数字

内容生产模式的变革。

如表 1所示，从内容生产方式来看，无论是文本

生成、脚本绘制，还是网页翻译、站点制作和代码编

写，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既克服了专业生成内容“出货

慢”的不足，又消解了用户生成内容“鱼龙混杂”的弊

端，成为数字内容自动化生产的“工厂”和“流水

线”。这种生产方式最终可以实现以低边际成本、高

效率的方式满足海量个性化需求。正因如此，凭借

快速的反应能力、生动的知识输出、丰富的应用场

景，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日趋成为人类物质生产和精

神生产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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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技术赋能各个行

业的发展，催生数字经济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进

一步巩固了数字资本主义价值体系。首先，在文字

创造、人机交互、影音、教育、金融等场景商业化应用

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可以达到“类人”甚至“超人

类”水平，其“物的有用性”令人惊叹，显著增强了用

户粘性和用户消费意愿。其次，“模型即服务”(MaaS)
实现了人工智能应用从“手工作坊”向“工厂模式”的

转变。⑦在“模型即服务”的商业模式下，数字资本基

于模型调用量(也即根据数据请求量和实际计算量)
收费，实现按“数”定价，极大地降低了数字内容商品

的市场交易成本。再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涌现

后，数字资本不仅可以利用机器智能更加轻松地实

现对社会“一般智力”的物化和占有，而且还前所未

有地将智能机器“基础设施化”，并牢牢地掌控在自

己的手中。其结果是，数字资本独占“认知性生产资

料”(means of cognition)⑧，进一步夯实了数字商品生

产的所有制基础。

(四)“人机对话”促进数字消费体验升级

自计算机诞生以来，人类物质生产生活的“原子

世界”不断被“比特化”，日益丰富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深刻地改变了当代资本主义大众的消费景观。特别

是进入Web2.0时代后，操作便捷、用户友好的图形

用户界面(GUI)极大地消解了“命令行”操作带来的数

字鸿沟，“用机”“上网”不再是极客新潮，普通民众也

可以轻松享受便捷的数字服务。但从根本上讲，分

析式人工智能静态地展示信息，其数字内容呈现出

无法消弭人机交互中的算法“冷漠”和技术疏离感。

并且，“大数据杀熟”等算法操纵还频频侵害用户权

益，进一步加剧了人机交互中的用户不信任感。

当下，ChatGPT的“破圈”加速了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的落地，正在推动数字商品消费的体验升级。

它基于自然语言的极简交互，使普通用户瞬间沉浸

在更加自然、直接和顺畅的对话式数字场景之中，为

其带来的数字消费体验令人耳目一新。这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在实时信息检索上，生成式搜索引擎以

篇章阅读的方式呈现，替代了传统搜索引擎简单的

摘要罗列式链接显示，更快捷且全面地将信息放在

指尖，极大地迎合了普通用户期待“秒答”的求问心

理；在数字服务供给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式、插

件式融合，变革海量应用的交互方式，其功能覆盖了

在线点餐、企业办公、流程优化、图文处理、产品营销

和推荐等领域，实现了手机软件功能的增强。进而，

以“懂你所想、知你所需、解你所忧”的精准触达，以

智能客服、智能营销、数字人直播等全力加盟，给线

上消费带来了虚实相融、多感官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二、人机协作与数字劳动价值创造的新特征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分析式人工智能开启了资

本主义“第二次机器革命”，也催生了形态各异的数

字劳动。目前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大模型的加持下，人工智能正

在从‘工具’变成人类的‘伙伴’。”⑨人机协作将使数

字劳动的任务被不断拆解，数字化工作的完成方式

和完成内容也将发生根本性改变，数字劳动价值创

造总体上呈现“智能增强”的新特征。

(一)人机协作促进无酬劳动“价值升维”

平台经济的发展表明，活跃用户既是数字服务

消费者，也是数字平台数据和内容生产者。⑩从人机

关系来看，分析式人工智能的加持作用主要体现为

通过算法推荐增加用户生成内容的曝光度和关注

度，但对用户数字内容制作的生产助力则乏善可

陈。换言之，AI技术赋能实际上是“赋机”，使普通用

户能够在数字网络空间实现“真情流露”“自我表达”

的有序呈现，并在激发点赞、评论、转发、打援等过程

中，帮助数字资本收割海量数据和用户注意力。

相比之下，ChatGPT等一系列易于使用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极大地丰富了用户内容生成的

“工具箱”。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模型将成为每

位工作者无处不在的得力助手，将新型超个性化智能

放在人们手中来提高生产力”。这体现在：在人机协

生产主体

生产特点

生产局限

传播方式

价值实现

专业生成内容

专业人员

内容专业性高

创作门槛高、制作周期长

大众传播

知识付费

用户生成内容

活跃用户

内容丰富度高

内容质量参差不齐

社交传播

流量变现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大模型

内容生产效率高

版权归属未定

智能传播

模型即服务

表1 专业生成内容、用户生成内容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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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下，一方面，用户生成内容的内容制作、优化、

个性化等工具性任务，都能交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驱动的智能机器来自动完成；另一方面，普通用户得

以跨越“技法”和“效能”的限制，专事于创意构思、内

容想象和自我表达。如此一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既

“赋机”又“赋智”，低门槛AI创作使“艺术化生存”成为

普通人的“新常态”。其结果，在价值创造上，数字网

络空间内容生态得以改善，数字内容经济得以良性

发展，用户无酬劳动的价值贡献也就愈发彰显。

(二)人机协作催生众包劳动“市场分化”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全球数字劳动图谱中

的一个典型劳动形态就是网络众包劳动，也称“云劳

动”。依据完成数字任务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程度，众

包劳动又细分为以跨境客(Upwork)为代表的自由职

业者和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为代表的微劳动。在网络众包经济中，分析式

人工智能的“赋机”效应主要体现在通过算法派单和

算法奖惩打破劳动力市场的时空束缚，进而要么给

专业人士变现“认知盈余”开拓新渠道，要么给边缘

弱势群体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式、插件式应用的加

速发展，网络众包劳动力市场将迎来深刻变革，数字

劳动者的就业境遇和价值贡献也将发生明显的“市场

分化”。这主要是因为，众包劳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认

知劳动，其程序化、重复性劳动任务迟早会被自动

化。其中，众包微劳动大都是低门槛的数字化任务，

数字资本定将伺机交由“达到目的的神器”——智能

机器去完成。已有的研究表明，相比人工标注，Chat⁃
GPT对推文(包括相关性、立场、主题和框架检测)的自

动标注不仅更加准确，而且每条注释成本不到0.003
美元——比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便宜约20倍。

对于拥有“独门秘技”的自由职业者而言，虽然

撰文、翻译、制图、代码核查等重复性、规则性和预测

性较高的任务也会萎缩甚至消失，但完成“独一无

二”的认知作品的劳动回报也将更为丰厚。在实践

中，AI大模型衍生出丰富的能力矩阵，助力数字创客

们突破产能限制，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

更具想象力和挑战性的数字劳动。据埃森哲公司预

测，到 2030年，全球 75％的知识工作者每天都要与

由基础模型支持的应用程序、服务或代理进行互

动。此外，在人机对话中，智能机器在提示和诱导

下生成的海量知识内容不乏有令人“脑洞大开”的

“真知灼见”抑或“创意灵感”。其结果就是，在数字

资本主义价值生产中，大模型加持下的智能机器升

级换代，这一方面导致从事“幽灵工作”的普通劳动

者丧失了工作机会，另一方面为擅长创意的“数字游

民”增加了创富机会。

(三)人机协作助力改善按需劳动“环境”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零工经济突破时空束缚疾

速发展，催生了基于移动应用程序(App)的按需劳

动。从本质上讲，在数字资本“苦心孤诣”打造的虚

拟生产流水线中，网约零工只是一个个受平台系统

操控、忙于补位“AI最后一公里”的流动数据点而

已。从人机关系来看，分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加持，

一方面助力普通劳动者实现低门槛快速就业，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数字普惠和就业公平；另一方面，平台

型企业极力推行“最严算法”，蓄意剥离“雇主责任”，

使众多网约零工陷入身心俱疲的就业不稳定之中。

其结果导致马克思曾提到过的场景在数字经济时代

重现，即“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

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

近年来，促进算法向善，维护网约零工的劳动权

益日益成为社会共识。迫于政府监管和社会压力，

数字资本也有意通过平台系统精进完善算法管理，

以平息数字劳动者的不满，巩固平台生产体制。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平台嵌入可以推动零工经济从人机

对立转向人机协作，从而改善按需劳动体验，缓和劳

资矛盾。这是因为，平台数字客服智能升级，从“冷

冰冰”的程式化作答转变为“友好而轻松”的聊天对

话，甚至允许劳动者量身定制“知心伙伴”“AI 助
理”。这种升级一方面可以给劳动者营造一个更加

愉悦、合乎人性的数字劳动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随

场景而变，实时向劳动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提

示、流程规划和安全提醒，从而使任务完成过程变得

“轻而易举”。此外，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原生应

用日趋丰富，劳动者还可以随心打造“数字分身”，同

时与多个客户保持沟通，以更好地迎合消费者偏好。

(四)人机协作推动雇佣数字劳动“工作转换”

在平台生产体制下，数字资本将弹性用工实践

推向极限：一方面，通过多边市场关系构建，以网络

众包、外包等形式实现对数字劳动的“非雇佣剥削”；

另一方面，数字资本所有者又不惜重金招揽全球数

字科技人才，从事平台系统基础架构设计、算法开发、

数字产品研发与经营，使其成为企业架构师、算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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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数据分析师和运维工程师等。这些数字科技人

才具有多重身份，他们既是高学历脑力劳动者，也是

数字产业工人，同时又属于中高收入群体。大体上

看，在分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中，这些雇佣数字

劳动者的生产贡献彰显于“分析数据、发现模式、形

成洞见、建立预测”的数据价值化链路之中。

随着AI大模型时代的加速到来，数字商品生产

的任务自动化提级加速。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

驱动下，聚集于头部平台型企业的技术极客们的工

作重心将发生转移，新的工作岗位也会应运而生。

具体而言，在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寻求新的芯片

组架构、硬件创新和高效算法等方面的新突破，成为

数字科技巨头核心员工着力完成的关键性任务；在

AI大模型研发方面，模型构建、预训练、调优对齐和

推理部署环环相扣，使算法工程师、提示工程师等职

业成为热门的数字职业；在垂直应用方面，行业专有

模型的训练、精调、剪枝、蒸馏等工作，催生人工智能

产品经理、人工智能质控员、人工智能伦理顾问等新

的数字劳动职业的诞生。总之，专注于通用智能机

器的研发与生产日益成为数字劳动者的工作常态。

三、大模型竞争与数字资本积累的新趋势

马克思指出：“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

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

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进入

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分析式人工智能推动平台革命，

催生和固化“数据圈地”、算法专制和平台垄断，在极

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数字资本的加速积累。当下，随

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升级迭代和加速落地，资本主

义生产进入了AI大模型时代。AI大模型是技术、资

本和人才密集型产业。如表2所示，大模型竞争固化

数字寡头格局，正在使数字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呈现

“智算垄断”的新趋势。

(一)算力争夺成为数字资本积累新焦点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算力和算法“三位一

体”，成为了数字科技巨头谋取和巩固平台垄断的必

要资源。随着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技术在数字商品生

产中的应用，以先进算法为竞争利器的数字平台正

加速向高性能计算平台迈进。在数字资本的新一轮

资源争夺中，受平台生产体制扩散、开放式数据库激

增以及合成数据应用等因素的影响，数据资源的重

要性开始下降。相比之下，创建基础模型是一项复

杂、成本高昂的计算密集型工作；训练顶级人工智能

模型所需的计算量正在呈现指数级增长。

以人工智能语言模型GPT-3为例，该模型参数

量达1750亿，采用1万颗V100图形处理器和28.5万
个中央处理器组成的高性能计算集群，单次训练用

时 14.8天，总算力消耗约为 3640PF-days(即假如每

秒计算一千万亿次，需要计算 3640天)。这意味着，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数字生产力革命中，

用于训练、调优和部署大模型的智能算力的重要性

急剧凸显。可以说，AI大模型竞争，实际上就是算力

之争，谁拥有充沛的先进算力，谁就将大概率在大模

型竞争中完胜。

(二)数字寡头竞争推高数字化生产资料的垄断

资本主义价值运动“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

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

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

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从实践路径来看，资本

竭力推动机器革命，以“对象化的知识力量”来实现

劳动“去技能化”和社会“一般智力”的剥夺性占有。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平台生产体制的建立和巩

固将数字化生产资料的垄断推向了新的高度。

当下，大模型百舸争流，热闹非凡，但“大数据+
大算力+强算法”的工程化结合意味着真正的玩家屈

指可数。“除了全球顶级企业外，几乎所有的组织都

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完成该任务，这超出了他们所掌

握的能力和方法。”因此，尽管“AI初创公司”比比皆

是，但它们也只能成为大型科技公司“船体上的藤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元宇宙

谷歌

亚马逊

苹果

英伟达

文本

GPT-4V
LLaMA2
Gemini
Titan

/
MT-NLG

图像

DALL-E3
Make-a-scene

Imagen
/
/

StyleGAN

音频/音乐

Jukebox
AudioGEN
MusicLM

DeepComposer
/
/

代码生成

Codex
/

PaLM-E

/

3D
Point-E

BuilderBot
DreamFusion

/
GAUDI

/

表2 数字科技巨头的大模型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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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而已。

为了在AI“军备竞赛”中抢占商机，数字寡头们

竞相重构平台生态系统。一方面，数字寡头将生成

式人工智能应用到其自营的每个产品、服务和业务

流程中。2023年 3月，微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集成到产品矩阵中，推出了Microsoft 365 Copilot，它
不仅可以根据用户简短指令直接生成Word、PPT和

Excel电子表格，还可以帮助用户完成整理会议摘

要、处理邮件等多项任务。谷歌紧随其后，将升级版

Bard整合到自家办公软件“全家桶”中，并创造了名

为“Duet AI”的办公助手。另一方面，数字寡头通过

打造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超级App，将AI大模型作

为核心基础设施嵌入健康、医疗、教育、物流、信贷、

文娱等众多行业。由此，数字资本不仅进一步强化了

对平台生态圈的支配和控制，而且通过对认知性生产

工具的寡头独占，将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资

料垄断推向极致。其结果就是，从经济发展阶段来

看，数字资本主义正加速向“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演

进，整个社会生产生活对平台的依赖也将与日俱增。

(三)大模型制造“过剩无产者”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

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在工业资

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机器革命历经蒸汽机化、电汽

化、信息化，机器(体系)对劳动的贬值和替代始终是

资本宰制劳动的核心议题。但总体上看，技术进步

不断催生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劳动形态，从而使资

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发展始终没有走向“失控”。

人工智能技术问世后，“劳动增强”和“劳动替

代”效应兼而有之。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加速

商业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机器换人”引发的技术

性失业似乎呈现碾压之势。短期来看，虽然如前文

所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和人机协作总体

上推动了数字劳动的高阶演化，但同时也应该看到，

大量普通劳动者因无法适应数字技术的加速变革而

沦落成为“过剩无产者”。从长远来看，即使撇开“超

级智能”“社会排斥”“无用阶级”等不论，在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攻势下，人类专属的知识创

造等工作或任务将不断被日益强大的智能机器所蚕

食。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成为劳

动利器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吞噬’人的数字劳动的

‘怪兽’”。其结果就是，智能化生产推动“技术性失

业”问题日趋尖锐，将“数字穷人”之类普通劳动者置

于更具挑战性、更看不见希望的境地，数字资本主

义生产秩序将遭遇重大冲击。

四、AI技术加速与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新变数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

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

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

用来看，“科技加速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无疑是巨大

的。”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资本裹挟下的数字科技进

步呈现出“飞轮效应”，使资本主义生产秩序更加充

满变数、动荡，甚至陷入危机。当下，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出现与迭代使资本主义技术加速更加势不可

当，数字资本追逐“通用人工智能”，但同时也给资本

主义生产秩序带来新的变数。

(一)AI技术加速掣肘数字资本“时空修复”

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

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

一尺度和源泉”。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通

过一次次的“时空修复”成功地吸纳了很多“活劳动”

来对冲“财富系统膨胀”和“价值系统萎缩”的对立发

展给资本统治造成的冲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

字资本构筑平台生产体制，极大地拓展了资本的“时

空修复”能力。归结起来，数字资本规训数字劳动，

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对“活劳动”的吸纳；同时，数字

资本推动“数字化生存”，以更加彻底地实现对社会

“一般智力”的攫取。

目前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应用释

放出巨大的数字生产力，以令人惊叹的效率创造了

数字财富的充分涌流；但同时，它又以超乎想象的速

度实现“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更为彻底的替代。如此

一来，吊诡的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力越是发达，资

本价值运动中“奇点逼近”的梦魇就越是挥之不去。

并且，在竞争的强制规律作用下，随着AI大模型应用

的低代码化、平民化，全球知识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

加速趋同，数字资本构建“数字帝国”、盘剥和转移剩

余价值的“时空修复”能力也被不断地消解。其结果

就是，数字资本深陷AI化数字漩涡，“安身立命”的嗜

血能力——“吮吸活劳动”——反而在对数字技术的

迷恋中加速丧失。

(二)AI技术加速冲击知识商品价值实现

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软件、数据库、产

品设计等知识商品具有显著的零边际成本特征，这

种特征使其价值实现面临更多变数。资本主义知识

··16



2024.7 理论经济学
ECONOMIC THEORY

产权制度的创设有效地拒止了各种“反价值”力量，

进而在维系资本主义生产秩序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

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本的自我增殖以蓄

意消解用户生成内容的个人知识产权权益为前提。

数字商品生产的实时化、个性化和场景化使数字资

本甚至无需版权制度庇荫，就能赚得盆满钵满。但

总体上看，即使有分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数字

资本也并没有冲破既有的利益格局来对专业生成内

容如法炮制“去版权化”，因而尚未对资本主义知识

商品价值实现造成根本冲击。

相比之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行其道正在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资本主义现存版权法体系。

这是因为，AI大模型凭借自身日益强大的学习能力，

几乎网尽和吞噬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知识成果，超

高效地无限量生产出“非真似真”的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譬如，人类插画师至少需要 2-3天的时间才能

完成一幅作品，而中道(Midjourney)这样的智能绘图

工具只需要10秒钟就可以创作4幅作品。面对AI大
模型制造似曾相识但又似是而非的“机器文本海

洋”，资本主义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溯源确权、侵权

指认上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所适从。生成式人工

智能还能通过风格模仿、语音合成和姿态合成打造

AI版克隆人物，以令人应接不暇、创意十足的数字内

容供给在极短的时间内积聚用户、收割流量。由此，

在AI海量摹写和引流冲击下，既有作品权利人、现实

内容生产者的知识产权价值被极大地稀释。

(三)AI技术加速加剧政企权力冲突

权力是基于对信息及其传播的控制。进入数

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本凭借日益精进的算法系统积

聚平台权力，打造“数字帝国”。实践表明，随着平台

垄断的形成和巩固，数字资本的权力施展不再局限

于市场交换领域，而是通过数字监视和信息操控渗

透至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悄然扮演着“私政

府”的角色，俨然成为平台社会里的“利维坦”。“平台

公司作为权力主体逐渐走到前台，对国家主导的权

力结构产生消解和重构，加速了权力从国家流散到

市场。”因此，面对数字寡头不经意间实现的“权力

僭越”，资产阶级政府一旦有所醒悟，就会倍加警惕

并酝酿回击。从根本上讲，在数字资本主义政企博

弈中，数字资本的权力获取源自数字媒介基础设施

化。自平台革命出现以来，在分析式人工智能的应

用支持下，数字资本的权力生成发轫于链接多边市

场供需，操控数字内容精准分发。进而，数字资本的

权力影响体现为通过平台“赋能”左右市场主体的在

线行为，通过个性化推送，影响用户体验和心理认

知。并且，臣服于“数字帝国”的活跃用户动辄数以

亿计，自愿甘当“数字佃农”，这意味着数字资本私

权“政府化”不容小觑。

实践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秩序要保持“顺畅”运

行，离不开政府运用公权力构建“社会嵌入”机制，缓

和劳资矛盾。当下，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速落

地，数字资本通过重新定义用户体验和重塑平台服

务生态，极大地巩固了“数字帝国”的权力基础。更

为关键的是，数字资本不仅可以通过智能传播来牢牢

掌控知识性内容的扩散，还能直接获取价值观塑造和

观念生产的“新权力”。也即，数字资本“通过模型的

设计和语料的选择，为知识生产设定出自己的格式、

标准和价值取向，成为知识生产的控制者”。于是，

数字资本通过自然流畅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输出，巧

妙地将逐利观念的“私货”渗揉其中，而迷恋于AI体
验的社会大众被操纵、说服却难以自知。正如有学者

所指出的：“AI在内容生产和内容分发上的两大能力

一旦形成闭环，对信息流的主导以及对消费者的掌控

将威力巨大。”如此一来，数字资本就可以凭借超个

性化的定制方式提供信息和知识，以坐拥解释权和话

语权，重塑资本主义知识秩序，进而蚕食资产阶级国

家意识形态权力，掏空政府社会软治理“工具箱”，威

胁资本主义政治秩序。正因如此，数字资本主义政

企之间的影响力争夺加剧，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五、结语

随着GPT-4、Gemini、Claud等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升级迭代和日常化应用，人类生产生活进入了AI
大模型时代，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正

在发生革命性、颠覆性的变化。总体上看，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技术落地和生产运维，正在开启一场新的

工业革命，数字资本主义的精神生产迈进“超个性化

定制、一键式生成”新阶段。与此同时，AI大模型时

代的到来加速了AI技术的平民化，数字资本主义人

机关系正在发生复杂频变。然而，智能机器的“类人

智能”和自主性的日益增强并没有结终数字劳动，相

反，人机协作将人们从重复且繁琐的劳动任务中解

脱出来，专注于更具创造性的工作内容。进一步地，

在“硅谷私有制”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方面高效制

造了数字财富繁荣，另一面加剧了平台垄断、相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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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过剩和政企权力冲突，进而使数字资本主义价值

运动的固有矛盾愈发难以调和。只有超越资本逻

辑，彻底变革数字资本主义平台体制，探索建设数字

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AI普惠和数字劳动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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